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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北宋前期貶謫詩之出處主題分析 

《詩‧大序》云：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」點明詩歌是詩作者情感的

產物，而觸動其情感興發之媒介則是詩人所感知的外在世界種種變

化，正如《文心雕龍‧明詩》及《詩品》所述：「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；

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」
1「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盪性情，形諸

舞詠」，除外在之物外，人事變化與經歷亦為觸發詩人情感、創作的主

要因素，是故「楚臣去境」、「漢妾辭宮」、「塞客衣單」等不同的生命

情境皆影響著詩人的創作內容及對自身生命的感悟，而貶謫詩是士人

因罪遭謫時期的作品，其詩作中所呈現的情緒波動、志向表露或哲理

體悟，亦必然或隱或顯地與作者的貶謫經歷相互連結，呈現出仕途之

挫折對他們的思維情感與價值內容的影響。創作是一個情感宣洩的出

口，透過文字貶謫詩人得以抒發心中鬱而不通的情緒，黑格爾曾經指

出，詩是「愉悅或痛苦的心情的自由流露，有了這種心情，就要把它

歌唱出來，心裡才舒服」
2，歐陽脩在探求《詩》之本義時亦嘗言： 

詩之作也，觸事感物，文之以言，善者美之，惡者刺之，以發其

揄揚怨憤於口，道其哀樂喜怒於心，此詩人之意也。
3 

而在貶謫詩中的情感宣洩又往往與志向表述交揉在一起，這是由於因

貶謫而生的哀樂情感總是與詩人理想價值之無法伸展密切相連的，像

是屈原被放逐澤畔時，所作的《離騷》、《天問》、《九章》諸詩，便同

時表現諷諭政治的「言志」傾向，又內蘊舒洩憤懣的「緣情」自覺
4。

因此，為能從紛然並呈的貶謫詩作中尋繹、統整其思想內容，筆者擬

藉「主題」此一概念對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深度的爬梳及抉發。「主題」

指在文學作品裡反覆出現的一種題材類型，像是：別離主題、惜時主

題、遊仙主題等⋯⋯，杜松柏以為主題即為詩所立之「意」，乃一詩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劉勰，《文心雕龍‧明詩》（臺北：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 1 9 91 年 5 月），頁

4 4。  
2  朱光潛 譯，黑格爾 著，《美學》第三卷下冊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 9 8 1 年），
頁 2 1 2。  

3  歐陽脩，《詩本義》（臺北：藝文， 1 9 65 年），卷十四，《時世論》。  
4  潘嘯龍、蔣立甫，《詩騷詩學與藝術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 2 0 0 4 年 5 月）。
頁 6 - 7  



41 

第三章 北宋前期貶謫詩之出處主題分析   

 

範圍，如畫地為牢，不可逾越5，說明主題所指即為統攝詩作內容的中

心思想，西方學者烏爾利希‧韋斯坦因則認為主題的選擇對個體有獨

特的心理意義： 

主題是個人對世界獨特的態度。一個詩人心目中主題的範圍就

是一份目錄表，這份目錄表說明了他對自己生活的特定環境的

典型反應。主題屬於主觀的範圍，是一個心理學的常量，是詩

人天生就有的。
6 

他以為作品主題往往隱含主觀的心理內容，反映個別作者所關注的議

題，以及典型化的反應及思考模式。近代原型批評理論則進一步用「原

型」7概念來詮釋主題書寫與集體作者心理二者的關係，認為在文學史

中反覆出現的主題，並非只是因襲前代創作的程式化書寫而已，在其

規律性的書寫模式裡，實呈現一種共同性、相通性的文化內容，反映

出某特定單位的族群關注的議題與對應此議題的心理反應。 

「士」作為一個特殊社群，扮演傳統知識分子的角色，雖非一個

有形的組織、團體，卻因著悠久歷史文化的發展、積澱，產生一套內

部的價值理念及身分認同標準。士既以出仕為志，當士大夫遭受貶謫

之挫折時，如何重新思考並定位自己的角色、即成為他們最重要的生

命課題，因此研究貶謫文學時，「出處主題」無疑是必須著重的核心所

在。有鑒於此，本章擬以「出處主題」為焦點分析北宋前期的貶謫詩

作，藉以探究其時士大夫在貶謫時期調適、安頓一己生命價值之心路

歷程。 

由於貶謫士人的出處態度與個人之生命經歷有著密切的聯屬性，

因此本章將先採分論形式依時代之先後，略述北宋前期幾位具代表性

的貶謫詩人的貶謫經歷，並試析其貶謫詩作所呈現的思想內容，所介

紹的詩人則為生平資料清楚，並有較為豐富完整的貶謫詩作者。然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 杜松柏，《詩與詩學》（臺北縣：洙泗， 1 9 9 0 年），頁 2 4 1。  
6 劉象愚 譯，烏爾利希‧韋斯坦因，《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》，（遼寧：遼寧人

民出版社，1987 年），頁 121-125。 
7 在榮格的學說裡，原型是集體無意識的內容，集體無意識處於人類心靈的最深

層結構，由人類數千年心理經驗的碎片所組成，這些經驗透過遺傳代代保留下

來，成為一種「種族記憶」潛藏在人內心深處，是人對外界的認識、刺激的反

應的一種先驗普遍的心理模式。參見：榮格，《心理學與文學》（北京：三聯書

店，1987 年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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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略述北宋以前出處主題發展之情形，再進一步從綜觀的角度來歸

納、分析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的出處主題流露什麼樣的一致性與時代

特色。 

 

第一節 個別詩人貶謫經歷與出處心態 

一、田錫（940-1003） 

田錫，字表聖，嘉州洪雅人。其人「幼聰悟，好讀書屬文」，性格

耿介剛直、「好言時務」。田錫為人嚮慕古道，嘗言： 

士大夫所貴者，樹德如親仁，博學以師古。師得古道，以為己

任；親乎仁人，以結至交。⋯⋯倡道和德，同心為謀，上翼聖

君，下振逸民，便天下穆穆然，復歸於古道。 8  

從「親仁」、使天下「歸於古道」等敘述，可知其思想傾向儒家性格、

有著承擔文化秩序的責任意識，田錫在知睦州任內便嘗建孔廟興學、

致力提昇當地學術、文化風氣。田錫為官直諫敢言，太宗端拱二年京

畿大旱，時任知制誥的田錫，因上章言及「調燮倒置」，兩以此勸喻君

主及宰臣須納諫規過，結果「帝及宰臣皆不悅」，田錫因此被罷為戶部

郎中，出知陳州，後徙單州 9。  

考察筆者選錄的田錫八首貶謫詩作內容，即為田錫在知陳州、單

州時所作，這八首詩作皆為長篇抒情之作，從詩作內容可發現田錫在

貶謫期間仍究不忘己志、憂勤國事，他曾在陳州寫下「而今出典淮陽

郡，組綬輝華佩金印。才微任重副憂勤，履薄臨深守廉慎」（＜進瑞雪

歌＞，）之語，顯示其在貶謫時期仍抱持恭敬謹慎的為官態度。田錫

在另一首詩作＜思歸引＞更表現出為國為民、忠而忘身的情懷，其詩

云：  

 
8  田錫，＜貽青城小著書＞，收入曾棗莊、劉琳 主編《全宋文》（四川：巴蜀

書社，1988 年），冊三，卷八九。  
9「自秋徂冬不雨，知制誥田錫上言：『此實陰陽不和，調燮倒置，上侵下之職而

燭理未盡，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。』疏入，帝及宰臣皆不悅，出錫知陳州。」

見：清 畢沅，《續資治通鑑》（臺北：文光出版社， 1 9 7 5 年），冊一，卷十五，
宋紀十五，太宗端拱二年十二月，頁 1 5 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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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朔受詔書，移官向沽外。初問禁法茶，次問丁身稅。稅口徵

四百，茶利高十倍。老死及充軍，縣籍方消退。采摘不入官，

公家定科罪。何以升平時，遺民猶未泰。何以在位者，興利不

除害。我願罷秩歸，天顏請轉對。一言如沃心，恩波必霑霈。（＜

思歸引＞）  

詩中詳細描寫人民為稅役所苦之景況，並自言：「我願罷秩歸，天顏請

轉對」，田錫願意罷秩歸去，以期使君主重視此一現象，呈現他不計個

人名位榮顯的磊落胸襟。  

雖然田錫在其他詩中亦偶流露「我年漸似下坡輪」（＜代書呈蘇

易簡學士希寵和見寄以便題之于郡齋也＞）、「孤懷無緒懷己知」、「金

日玉堂若無分，隨分官職胡不歸」（＜歸去來＞，）等哀歎衰老而思隱

退的情緒。但從田錫後來被召爲工部員外郎，仍舊勇於「復論時政闕

失」的情形，可知貶謫經歷並未改變他直言耿介、積極於政事的為官

態度。  

 

二、王禹偁（954-1001） 

（一）生平事蹟 

王禹偁，字元之，濟州鉅野人。太宗太平興國八年進士。他少時

即才學拔萃，據邵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所載：王禹偁曾以「蜘蛛雖巧

不如蠶」一句，巧對濟州太守所出的上句：「鸚鵡能言爭似鳳」，而深

獲畢士安賞識，讚譽他有「經綸之才」。王禹偁在謫居歲月曾作詩自云：

「步驟依班馬，根源法孔姬」、「致君望堯舜，學業根孔姬」，顯示其思

想性格深受儒家薰染，他亦嘗言：  

古君子之為學也，不在乎祿位，而在乎道義，用之則從政而惠民，

舍之則修身而垂教，死而後已，弗知其他。 

其中「死而後已，弗知其他」的態度，正與儒家所說的「仁以為己任」、

「死而後已」的精神遙相呼應，因此他無論在詩文或為官態度上均展

現強烈「以道自任」的意識。王禹偁懷抱著「男兒得志升青雲，須教

利澤施于民」的參政理想入仕，在首次被召赴京就職，任右拾遺、直



44 

  北宋前期貶謫詩研究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史館時，旋即展現他直言敢諫、積極用世的參政姿態，立時向太宗上

＜端拱箴＞以示規諫 10，其後亦多次在朝政、軍務上屢進建言。出身

寒素的他對民瘼有著同理的體認及關懷，據《宋史》記載：有一年京

城大旱，王禹偁上疏云：「今旱雲未沾，宿麥未茁，既無積蓄，民饑可

憂。」他建議太宗下詔百官減俸以拯民艱，並自言：「臣朝行中家最貧，

俸最薄，亦願首減俸，以贖耗蠹之咎。」
11即使家貧俸薄，他仍願為

饑民貢獻微薄之力，足可見他對民生疾苦的真誠關注。然而王禹偁剛

直耿介的態度亦為太宗及臣僚所忌，太宗便曾謂宰相曰：「禹偁文章，

獨步當世；然賦性剛直，不能容物，卿等宜召而戒之！」 12王禹偁始

終以道自守、剛直不屈的個性亦成為他仕宦生涯屢遭貶謫的主要原因。 

王禹偁的貶謫經歷第一次在淳化二年，當時王禹偁任大理評事，

盧州尼姑道安誣告徐鉉，王禹偁為之辨誣抗疏，結果被貶為商州團練

副使。第二次則在太宗至道元年，禹偁因論孝章皇后之喪禮當用舊制，

以訕謗朝廷的罪名被貶知滁州，次年改知揚州。第三次則是在真宗咸

平二年，禹偁因修《太宗實錄》時直言太祖篡周，引起宰執不滿，又

被貶知黃州，咸平四年冬，改知蘄州，不久即去世。他的三次被貶，

都是因為堅持自己的價值理念所致，「直而見斥」與長期貶謫的經歷
13，使他寫下許多描寫貶謫心境及生涯的詩作，在其別集《小畜集》

裡收錄的五百八十餘首詩作，三段貶謫時期所作者便占其中一百三十

首（不含量移解州及改知揚州時之作品）。 

2 詩歌內容 

王禹偁是北宋時期第一位表現強烈謫官意識的詩人，在其貶謫時

期的詩作中，他幾乎都以「謫官」、「謫宦」
14自稱，檢視北宋前期其

 
1 0  「丙寅，以大理評事鉅野王禹偁為右拾遺，華陽羅處約為著作佐郎，並直史館，
賜緋；舊止賜塗金帶，特命以文犀帶寵之。禹偁即日獻＜端拱箴＞以寓規諷。」

同註 11，卷十四，宋紀十四，太宗端拱元年正月丙寅條，頁 3 3 1。  
1 1  元 脫脫，《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 1 9 7 8 年），冊十六，
卷四三九，列傳第一百九十八，《文苑一》。 

1 2  宋 李燾，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 1 9 8 7 年）冊一，卷
一，卷十六，宋紀十六，太宗淳化四年八月，頁 3 9 1。  

1 3 王禹偁作＜三黜賦＞，中有「一生幾日，八年三黜」之歎。《全宋文》（四川省：

巴蜀書社， 1 9 8 8 年），卷一三七，頁 2 0 9。 
1 4  王禹偁貶謫時期詩作中「謫官」、「謫宦」、「逐臣」等詞出現之詩題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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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詩人之作，以「謫宦」、「謫官」自稱者，較以「遠宦」、「游宦」自

稱者為少，《說文》「謫」下云：「謫，罰也，從言啻聲。」「謫」字伴

隨著責罰的意涵，相較於「遠宦」、「游宦」而言，便帶著更為強烈的

自我貶抑意味，閱讀王禹偁的詩文，可以發現他對自己的「戴罪」身

分是深感慚怍且時刻難以釋懷的，他在＜酬种放徵君＞這首長詩裡洋

洋灑灑地寫下自己初貶商州的經歷及獲罪原因： 

人傳到遷客，面目敦慚怍。⋯⋯待罪始知非，咄哉昧先覺。一

聆高世行，罪髮庸可濯。忍恥賦三章，塵埃寄寥廓。⋯⋯君恩

已絕望，人事終難度。相府一張紙，喚起久屈蠖。（＜酬种放徵

君＞） 

「待罪始知非，咄哉昧先覺」二句顯示他對自己由於伸張公義而見黜，

實是始料未及的，雖然無愧於自己的價值理念，但戴罪身分仍使王禹

偁深覺恥辱，「人傳到遷客，面目敦慚怍」，顯示對貶謫詩人而言，他

人審度的眼光或許是一種無形且更加難堪的精神責罰。 

到第三次被貶黃州時，連續三次因直見斥，終於使得王禹偁忍不

住發出不平之鳴，投書時相表示：「未甘便葬江魚腹，敢向台階請罪名」

（＜出守黃州上史館相公＞），這是他為自身遭遇的的不平及公理正義

的淪沒所發出的控訴與批判。較諸北宋前期其他詩人的貶謫作品，因

「直而見斥」使王禹偁詩中時而流露淒惶不平的心緒，如：「君恩已絕

望，人事終難度」、「宦途多齟齬，身計頗悲涼」（＜東門送郎吏行寄承

旨宋侍郎＞，）、「誥詞黜責子孫羞，欲雪前冤事已休。⋯⋯道邊極死

心終直，澤畔長吟淚暗流」（＜闕下言懷上執政＞）等句，其中甚至隱

約流露一種悲觀消極的宿命思想，這與他仕宦生涯的屢遭黜謫以及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謫官（ 9 首） ＜鄭州與張秉監察聯句＞、＜稠桑坡車覆＞、＜寄獻僕

射相公＞、＜御書錢＞、＜北樓感事＞、＜滁上謫居四

首＞、＜送都官梁員外同年之江南轉運＞、＜霪雨中偶

書所見＞、＜寄杭州西湖昭慶寺華社主省常上人＞  
謫宦（ 1 3 首）＜聽泉＞、＜弊帷詩＞、＜對雪感懷呈翟使君馮中允同

年＞、＜四皓廟＞、＜送舍弟赴舉因寄兩制諸大僚＞、

＜上元夜作＞、＜歲暮感懷貽馮同年中允三首＞、＜哭

同年羅著作五首＞序、＜滁上謫居四首＞、＜戲題二章

述滁州官況寄翰林舊同院＞、＜高閑＞、＜雪中看梅花

因書詩酒之興＞、＜朝簪＞  
逐臣（ 2 首） ＜睡＞、＜歲暮感懷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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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強烈的濟民情懷始終不得伸展有關，故王禹偁詩中亦常表露對道之

不行的慨歎：「吾道多齟齬」、「吾道遂難行，一旦同得罪」（＜寄獻鄜

州行軍司馬宋侍郎＞）「德音苟不嗣，吾道當已而」（＜四皓廟＞）、「命

薄任從官進退，道孤難與眾浮沈。」（＜又和曾秘丞見贈＞）等然而由

於王禹偁始終堅持「尚志守道」的信念，故亦時而能以之消解宦途潦

落的煩惱，如其詩：「知道由自寬，有親強為樂」（＜酬种放徵君＞，

2-p654）、「賴有道依據，故得心安妥」（＜七夕＞）等句。然而多次黜

謫的經歷，使他無法徹底超然於現實的困阨之上，因此他的詩作內容

時而徘徊於自傷與自寬的兩極情緒中。但現實的蹇迫畢竟沒有改變王

禹偁最初之志，在第三次被黜後，他寫下： 

屈於身兮不屈其道，任百謫而何虧，吾當守正直兮佩仁義，期

終身以行之。
15 

對「道」的恪守不移貫徹為他生命及創作最主要的特徵。他的詩作每

以深厚的同情描寫當時人民的苦難境況。如：＜感流亡＞、＜對雪＞、

＜揚州池亭即事＞等。《蔡寬夫詩話》形容王禹偁的文學特色與地位： 

國初沿五代之餘，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，故王黃州主盟一時。 

他的詩歌觀點與白居易相近，主張詩歌須反映社會現實、具有批判性

格，而他平易古樸的詩風，也開啟宋詩平淡化、散文化、議論化的傾

向。 

王禹偁貶謫經歷與詩作簡表
16 

時間 地點 被貶原因 重要詩作舉隅 

太宗淳

化二年 

貶為商州

團練副使 

時任職大理寺。女僧道安誣訟徐鉉，王禹偁

為鉉抗疏辨誣而獲罪。 

＜謫居感事

＞、＜吾志＞、

＜放言＞ 

太宗至

道元年 

出知滁州 時任翰林院學士。孝章皇后卒，禹偁主張喪

禮當遵舊典，而犯訕謗。 

＜北樓感事

＞、＜官醞＞、

＜聞鴞＞ 

真宗咸 出知黃州 時任知制誥，預修太祖實錄，「直書其事」 ＜筵上狂歌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5  同註 14。 
1 6  詳見：《全宋詩‧王禹偁傳》，同註 1 2，卷二九三，列傳第五十二，頁 9 7 9 3 - 98 0 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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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元年 （直言趙匡胤篡周而有天下），得罪朝廷。 侍棋衣襖天使

＞、＜歲暮感懷

＞、＜瑞蓮歌＞

 

三、寇準（962-1023） 

寇準，字平仲，華州下邽人。寇準十九歲進士及第，即深獲太宗

賞識，《宋史》形容他「少英邁，通《春秋》三傳」17，他在＜述懷＞

詩中亦自述：「吾家嗣儒業，奕世盛冠裳。⋯⋯余亦好古者，詩禮承餘

芳。」可知寇準亦久習儒術、雅好儒學。寇準年輕時即有傑出的政才，

於地方官任上深得民心，他初知巴東、成安二縣，「每期會賦役，未嘗

出符移，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，而百姓爭赴之，無稽違者。」 1 8寇準

在政事上雖然表現奮發積極，卻亦有失於剛愎自用，據《宋史》記載，

寇準任相位時，「用人不以次，同列頗不悅」 1 9，他的個性使他與同僚

相處不善，太宗雖然極為欣賞他的才能，卻也不免為此將他二度外貶。 

宋真宗朝時寇準因促成澶淵之盟的簽訂而深獲重用，其後 因 受 王

欽 若 的 挑 撥，寇 準 逐 漸 失 去 宋 真 宗 的 信 任，遂 於 景 德 三 年 罷 相 ，

到 陝 西 等 地 任 地 方 官。天 禧 三 年 寇 準 因與丁謂、錢惟演各擁太子、

劉后分為二派，而遭政敵以罪誣陷貶為道州司馬，其後再貶雷州司戶

參軍，卒於任上。  

考察寇準的一些貶謫詩作，多為陝州及道州任內所作，道州地處

湘南，近楚大夫屈原之故鄉，因為地緣聯繫、歷史記憶，使寇準寫下

這首懷想屈原之作，詩云：  

出門望寒野，四顧惟椒坡。憶昔楚大夫，還此情如何。殘陽半

明雨，水落西風多。因同下蔡恨，不覺增悲歌。（＜晚望有感＞） 

寇準詩風沿習五代宋初詩風，即使榮顯得意時詩意亦多清麗哀怨，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7  同註 1 2，冊十二，卷二八一，列傳第四十。  
1 8  「准初知巴東、成安二縣，其治一以恩信，每期會賦役，未嘗出符移，惟具鄉
里姓名揭縣門，而百姓爭赴之，無稽違者。嘗手植雙柏於庭，其後民以比甘棠，

謂之萊公柏。」清 畢沅，《續資治通鑑》（臺北：文光出版社， 1 9 7 5 年），冊
一，卷十五，宋紀十五，太宗端拱二年六月，頁 3 5 2。  

1 9  同註 1 8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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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詩作很難看出貶謫前後的明顯思想變化。「因同下蔡恨，不覺增悲

歌」，顯示寇準當時因遭政敵誣以叛國之罪而遭外放，與屈原無罪被黜

的情況是相類似的，因而易於與古人生命興起共鳴。在追念屈原的同

時，代入自身之遭遇，因而更添悲傷淒涼之情緒。  

寇準貶謫經歷簡表 

時間 地點 被貶原因 詩作舉隅 

太 宗 淳 化

二年 

罷知青州 與 知 院 張 遜 爭 事 ， 互 斥 其

短。兩人皆被貶。 

 

太 宗 至 道

二年 

罷知滁州 太 宗 責 其 「 失 執 政 體 」。 真

宗 咸 平 初 ， 改 河 陽 ， 知 同

州。 

 

真 宗 景 德

三年 

罷 為 刑 部 尚

書，知陝州 

受王欽若挑撥 ＜ 秦 中 感 懷 寄 江 外 知 己

＞、＜初到長安書懷＞、

＜南陽夏日＞ 

真 宗 天 禧

三年 

降 為 太 常 卿 ，

知 相 州 ， 徙 安

州貶道州司馬 

坐與周懷政交通，懷政密謀

舉事令太子（仁宗）監國，

被處死。 

＜舂陵聞雁＞、＜晚望有

感＞  

真 宗 乾 興

元年 

貶 雷 州 司 戶 參

軍 

 ＜臨海驛夏日＞ 

＜海康西館有懷＞ 

 

四、宋庠（996-1066）、宋祁（998-1061） 

這一段將宋庠、宋祁合而論之，是因為他們兄弟二人的政治命運

往往互相依存、同遭升黜，而且兩人的詩觀及文學表現亦有相近之處。 

宋庠，字公序；宋祁，字子京，安州安陸人，後徙開封之雍丘。

宋庠為官正直敢言，《宋史》記載密州豪王澥私自釀酒，其鄰人往捕之，

王澥命令家奴殺其父子四人，結果王澥家奴被判處死刑、王澥卻無罪，

宰相陳堯佐維護王澥，在經過宋庠力爭後，才判王澥死罪。宋祁為官

論事多能「切中時病」、勇於提出建言，曾上《禦戎論》給君主。 2 0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0  詳見：《宋史‧宋庠傳》，同註 1 2，冊十二，卷二八四，列傳第四十三，9 5 9 0- 9 59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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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仁宗時，宋庠因與宰相呂夷簡立場不同，被呂夷簡斥為朋黨、

出知揚州。皇祐三年，由於宋祁之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。張

彥方僞造敕牒，爲人補官，被處死刑，宋祁因而遭連坐出知壽州，後

徙陳州；宋庠亦自行請去，而以刑部尚書、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，

後徙許州，又徙河陽。宋祁後來因與副使程戡不協，程戡被罷，御史

彈劾宋庠，宋庠於是又被判知鄭州，後徙相州。 

二宋同樣承襲晚唐五代文學，並推崇風騷哀怨的文學傳統，所作

詩文亦多偏感物抒懷之作，他們的貶謫詩作亦時常流露牢落頹放的情

味，游宦孤臣去國懷鄉之悲愁幽思不絕如縷、如在目前，如：宋庠「歸

耕年漸逼，鄉思滿柴車」（＜次韻和州府吳大資病癒後＞）、「久覺宦情

薄，何堪星歲徂」以及宋祁「客眼登樓外，鄉愁把酒前」「去國倏三歲，

頗知歸思紛」「何里謁歸聊望里，況無車騎得鄉評」等詩句，他們筆下

的山水景物時而籠罩一股哀愁的氣氛，如宋庠的＜永陽登樓懷闕下知

己＞：  

西北樓邊路欲分，神皋不見見浮雲。晉制尺牘波中斷，洛客歸

心笛裏聞。麗賦有情傷桂魄，勞歌無卿怨蘭薰。漢家續食催西

上，忍逐江鷗狎舊群。  

詩中每一句、每一處景物都籠罩上一股幽藐的愁思，而與個體思鄉懷

歸的心境緊密糾結在一起。  

宋庠貶謫經歷簡表與詩作舉隅  

時間  地點  被貶原因  詩作舉隅  

皇 祐 三

年  

以刑部尚書、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

府，後徙許州，又徙河陽，再遷兵

部尚書。  

偶然人乏貳中樞，賜罷

猶專督府居。髮白自傷

聞道晚，心丹誰識報恩

餘。淮天目極風帆駛，

韓野魂銷宰樹疏。卻顧

病身何所用，只堪歸釣

潁灘魚。  

＜ 自 洛 移

許 初 至 郡

齋作＞、＜

淮 南 自 訟

＞、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《宋史‧宋祁傳》，同註 1 2，冊十二，卷二八四，列傳第四十三， 9 5 9 3 - 9 5 9 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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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祁貶謫經歷簡表與詩作舉隅  

時間  地點  被貶原因  詩作舉隅  

仁宗慶曆八

年九月  

落職，知許州   

仁宗皇祐三

年二月  

出知亳州  坐祁子與張彥方遊，出知

亳州。  

仁宗皇祐五

年正月  

徙知成德軍宋祁

知宋州。  

 

仁宗嘉祐四

年三月  

以三司使宋祁爲

端明殿學士、知鄭

州。  

 

＜有感＞、＜對白髮

自感寄揚州＞、＜登

清思堂寫望＞、＜秋

日西望＞、＜罷郡將

還 先 寄 永 興 梁 丞 相

＞、＜謫袁州道中寄

蘇子美＞  

＜謫袁州寄子美＞  

 

五、范仲淹（989-1052） 

1 生平事蹟 

范仲淹，字希仁，生於太宗揣拱二年。他年少求學刻苦自勵、孜

孜不倦，其學養及人格精神根植於儒家，他在＜遺表＞中嘗自述： 

臣生而遂孤，少乃從學，游心儒術，決知聖道之可行。 

「慨然有志於天下」可說是他修身與立朝的思想基礎，據吳曾《能改

齋漫錄》記載： 

⋯⋯有人謂公（范仲淹）曰：「大丈夫之志於相，理則當然；

良醫之技，君何願焉？無乃失於卑耶？」公曰：「嗟夫！豈為

是哉？古人有云：『常善救人故無棄人，常善救物故無棄物。』

且士大夫之于學也，固欲遇神聖之君，得行其道，思天下匹夫

匹婦有不被其澤者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。能及小大生民者，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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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相為然，既不可得矣，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，莫如良醫。⋯⋯
21 

可知范仲淹年輕時就抱持救人利民、澤及天下的人生觀。入仕以後，

范仲淹在政事上「每感激論天下事，奮不顧身」，表現出積極針貶朝

政得失及民間利病的態度，他直言立朝、不畏權貴的作法使他在宦途

上屢遭貶黜。未任宰輔之前，范仲淹前後三次被貶都是因為直言之緣

故。慶曆三年，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，范仲淹提出革新朝政

的＜十事疏＞，在其主事下開始推動新政的改革，慶曆四年由於改革

失敗及政敵的攻訐，范仲淹遂被貶放攽州，其後輾轉徙於鄧州、杭州

各州。 

2 詩歌內容 

范仲淹貶謫時期的作品不見屈賈傳統的哀怨情調，反倒充滿歡樂

疏放的筆觸，像是：「人生安樂處，誰復問千鍾。」「我無一事逮古

人，謫官卻得神仙境。自可優優樂名教，曾不恓恓弔形影。」這與他

的出處態度有關，他曾自述對進退用捨的看法： 

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，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。 

省視他的作品內容，可知范仲淹誠然由內而外地實踐此一儒家樂道自

處的思想，而不將個人的窮通順逆縈繞胸中，其詩作還表現出雅好山

水的濃厚興趣。范仲淹在慶曆新政失敗貶知鄧州時，受滕宗諒之邀寫

下了著名的《岳陽樓記》，其中完整陳述他所持的貶謫心境：「不以

物喜，不以己悲」、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，將憂、

樂 情 緒 擺 脫 一 己 得 失 榮 辱 的 束 縛 ， 而 與 整 個 天 下 的 興 衰 治 亂 聯 繫 起

來，其「以天下為己任」的情操亦為宋代士人開創出一種新的人格典

範與處逆模式。 

范仲淹貶謫經歷簡表 

時間 地點 被貶原因 詩作舉隅 

仁 宗 天 聖 七

年 

出為河中府通判 時任秘閣校理。上疏請皇太

后還政，疏上，不報，遂自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1  吳曾，《能改齋漫錄》（臺北：木鐸出版社： 1 9 82 年），頁 2 5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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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外放。 

仁 宗 明 道 二

年 

出 知 睦 州 。 不 半

載，徙蘇州。 

時任右司諫（言官）。與權御

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

德等人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

不當廢。 

＜ 鄱 陽 酬 泉 州 曹 使

君見寄＞ 

仁 宗 景 祐 三

年 

知饒州。不半載，

徙蘇州 

上《百官圖》，指摘宰相呂夷

簡用人惟私。 

＜ 謫 守 睦 州 作 ＞ 、

＜ 出 守 桐 廬 道 中 十

絕 ＞ 、 ＜ 蕭 灑 桐 廬

郡十絕＞ 

仁 宗 慶 曆 五

年 

知鄧州，其後歷徙

杭 州 、 青 州 、 潁

州。 

慶曆改革失敗，改革派人士

相繼被貶黜。 

 

 

六、歐陽脩（1007-1072） 

1 生平事蹟 

歐陽脩，字永叔，吉州廬陵人。歐陽脩以經時濟民為政治理念，

重視將復興儒道與政治改革相結合。《宋史》描述他： 

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，及執政，士大夫有所幹請，輒諭可否。

雖台諫官論事，亦必以是非詰之。以是怨誹益眾。
22
 

可見歐陽脩秉性之剛直，他的一生兩次被貶也都與此有關。第一次於

景祐元年，歐陽脩甫初入朝任館閣校勘，其時范仲淹因上《百官圖》

被貶，余靖、尹洙等人紛紛上疏論救，歐陽脩寫＜與高司諫書＞，責

備司諫高若訥不應主張仲淹當貶，因此被貶爲夷陵縣令。第二次則在

慶曆五年，當時慶曆改革失敗，范仲淹、杜衍、韓琦、富弼等相繼被

罷官、外放，歐陽脩亦「自劾乞罷」以「同其退」，並上＜論杜衍范仲

淹等罷政事狀＞，結果被貶知滁州。 

2 詩歌內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2  詳見：《宋史‧歐陽脩傳》，同註 1 2，冊冊十三，卷三一九，列傳第七十八，
頁 1 0 3 75 - 10 3 8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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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陽脩的兩次被貶皆為他理性選擇的結果，所以他的貶謫心態並

不窮愁苦悶，其詩文亦多呈現理性自持、以道自處的磊落胸懷。他在

<與尹師魯書>中即云：「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，此皆不知修心也。」
23以為士人不應以貶謫為苦、而「作戚戚之文」。因此歐陽脩每能冷靜

理性地從窮窘的謫居生涯中發掘正面價值，如：詩中嘗言：「行見江山

且吟詠，不因遷謫豈能來。」及後來在＜與焦殿丞書＞裏所說的：「某

再爲縣令，然遂得周達民事，兼知宦情，未必不爲益。」
24使他的詩

風益發呈現理性化思考的傾向。 

初期在困蹇的處境中，歐陽脩雖亦偶有挫折、頹喪之感，但仍能

以其理性、豁達的心性超然其上，表現出坦然閒適、自足自樂的情懷。

到歐陽脩第二次貶知滁州時，其貶謫心態更進一步煥發為衷心喜樂： 

某此愈久愈樂，不獨為學之外，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，小邦為

政，期年粗有小成，固知古人不忽小官，有以也。
25 

這時歐陽修的作品已表現出貶謫生活與山水相親的閒適自足，徹底地

融入貶所生活，呈現純然豁達開朗、無所窒礙的心境。 

歐陽脩貶謫經歷簡表 

被貶時間 被貶地點 被貶原因 詩作舉隅 

仁 宗 景 祐

三年 

貶夷陵令 

 

寫＜與高司諫書＞，責

備司諫高若訥不應主張

仲淹當貶 

＜ 和 丁 寶 臣 遊 甘 泉 寺

＞、＜送京西提點刑獄

張駕部＞、＜斑斑林間

鳩寄內＞ 

仁 宗 慶 曆

五年 

知滁州 慶曆新政失敗 ＜送章生東歸＞、＜啼

鳥＞ 

 

七、蘇舜欽（1008-1049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 ＜與尹師魯書＞，收入：《歐陽脩全集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86 年 6 月第 1

版），頁 491。 
24 ＜與焦殿丞書＞，同註 23。 
25 ＜醉翁亭記＞，同註 23，頁 27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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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生 平 事 蹟  

蘇舜欽，字子美，祖籍梓州銅山，曾祖時移居開封。他出身仕宦

之家，其父蘇易簡曾在太宗、真宗朝出仕，且官至參知政事，家庭背

景使得蘇舜欽自幼便深受文化知識薰染。《宋史》記載蘇舜欽「少慷慨

有大志」，且「好爲古文、歌詩，一時豪俊多從之遊」 2 6，他的為人與

詩文都流露一股豪邁慷慨的氣息，如＜吾懷＞一詩：  

吾聞壯士懷，恥與歲時沒。出必鑿凶門，死必填塞窟。風生王

張上，令下厚地裂。百萬呼吸間，勝勢一言決。馬躍踐胡腸，

士渴飲胡血。貹膻屏除盡，定不存種孽。予生雖儒家，氣欲舌

逆羯。斯時不見用，感難腸胃熱。晝臥書冊中，夢過玉關北。 

詩中表現的雄健豪渾之氣略近唐人，歐陽修在《六一詩話》中評他「子

美力豪雋，以超邁橫絕爲奇」，可說十分切近蘇舜欽的文學特色。蘇舜

欽受儒家思想影響，胸懷建功立業、愛國為民的政治理想，他曾在＜

舟中感懷寄館中諸君＞裡寫下：  

不然棄碩席，挺身赴邊疆。喋血鏖羌戎，胸膽森開張。彎弓射

把槍，躍馬掃大荒。功勳入丹青，名跡萬世香。是亦丈夫事，

不為鼠子量。 

從 「 挺 身 赴 邊 疆 」 可 知 蘇 舜 欽 有 著 捨 身 報 國 、 為 國 為 民 的 雄 心

壯 志 。 入 仕 以 後 ， 蘇 舜 欽 往 往 直 陳 時 弊 、 慷 慨 直 言 ，「 位雖卑，

數上疏論朝廷大事，敢道人之所難言。」《宋史》記載蘇舜欽甫蔭補

太廟齋郎、調滎陽縣尉，當時玉清昭應宮發生災變，年輕職微的蘇舜

欽立即上疏，疏中洋洋灑灑數千字，先指出災變之降乃是由於朝廷「任

用失人、政令多過」之故，接著勸諫君主應「責躬罪己」，「察輔弼

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，竊弄權威者去之」
27，表現他為求補正時弊，

略無隱諱、不畏禍及的政治精神。 

在政治立場上，蘇舜欽傾向接近范仲淹為首的改革派。蘇舜欽時

受范仲淹舉薦、召爲集賢校理、監進奏院。並娶同與仲淹在政府之宰

相杜衍女為妻。保守派官員王拱辰等人為打擊范仲淹等人的勢力，遂

以細故構陷蘇舜欽入罪，此即為慶曆年間喧騰一時的進奏院案，此案

牽連改革派官員十一人皆被罪受罰，蘇舜欽則因此被 削 籍 爲 民 ， 他

 
2 6  詳見：《宋史‧文苑四》，同註 1 2，冊 1 6，卷四四二，列傳第二百一。  
2 7  同註 2 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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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被 除 籍 後 ， 「居蘇州，買水石，作滄浪亭，日益讀書，大涵肆於

六經，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」28， 後 來 蘇 舜 欽 終 於 被 復 用 為 湖 州 長

史 ， 但 未 到 任 及 病 逝 。  

2 文學表現 

作爲一個關切時政、渴望有所作爲的詩人，蘇舜欽的詩常常觸及

一 些 嚴 峻 的 現 實 問 題 。 他 的 ＜ 慶 州 敗 ＞ 記 敍 宋 王 朝 與 西 夏 戰 爭 的 失

敗，痛心疾首地批評朝廷在邊防措施上的鬆懈和將領的無能；＜吳越

大旱＞寫到一方面饑荒病癘使「死者道路積」，另一方面官府爲了應

付與西夏的戰爭，仍無情搜括糧食，驅使丁壯勞力上戰場，致使「三

丁二丁死，存者亦乏食」的慘況。 

貶謫生涯對蘇舜欽的創作影響很大，使他一改前期雄健的詩風而

轉為激憤，他在被貶謫前所作文體多為政論文，但被貶謫後則多作些

抒懷的詩歌。 

 

八、韓琦（1008-1075） 

韓琦，字稚圭，相州安陽人。他從政慷慨直言、急切為國，《宋史》

記載：「宰相王隨、陳堯佐，參知政事韓億、石中立，在中書罕所建

明，琦連疏其過，四人同日罷」，又「時二府合班奏事，琦必盡言，

雖事屬中書，亦指陳其實。同列或不悅」，甚至君主亦認為「韓琦性

直」。
29慶曆年間，韓琦與范仲淹、富弼皆在朝，共同主持慶曆新政，

因為政敵所謗，毀訾日盛。新政失敗後，韓琦便自請外放，以資政殿

學士知揚州，徙鄆州、成德軍、定州。 

韓琦的文學作品向能突破傳統，表現不同的情味，像他寫有＜落葉

＞一詩： 

人觀落葉悲，我視落葉喜。請看四序速，次第若屈指。風霜一

瞬過，望春時有幾。榮固悴之端，衰亦盛之始。須知眾木疏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8 ＜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＞，同註 24，頁 221。 
2 9  同註 1 2，冊十六，卷四三九，列傳第一百九十八，《文苑一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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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是群芳啟。舉此較人事，蓋不異物理。否泰與溟長，反復殊

未已。釀酒整笙歌，坐待新萌起。 

便能突破固有的書寫心向及模式，從葉落過程發現事理趣味而自得其

樂，他以循環的時間觀看待葉的生落，擺脫以往的線性時間觀點，則

葉或生或落都只是暫時的變化，他更進一步將此觀點對應到人事，認

為人事之榮衰不過也是反復循環的表相而已，此思考路徑呈現一種理

性的思維，呈現宋詩主理的特色。 

韓琦理性樂觀的情性使他能不視貶黜為畏途，《古今詩話》記載神

宗時韓琦堅辭相位出知陳州一事： 

魏公自中書出守相州於居第作狎鷗亭，永叔寄詩曰：「豈止忘機

鷗鳥信，鈞陶萬物本無心。」魏公喜曰：「余在中書，進退升黜，

未嘗置心於其間，永叔可謂知我。」
30 

可知韓琦向不以「進退升黜」為意，故雖外放之時亦多作歡樂之語，

如：「塞寒春尚淺，谷樂政同優」、「笑問此身何計是，不如喜節倒垂蓮」

等。 

 
3 0  丁傳靖，《宋人軼事彙編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 1 9 8 2 年 9 月臺二版），上
冊，卷一，頁 3 3 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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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北宋前期貶謫詩出處主題綜論 

從上一節個別詩人的作品分析中，可以發現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

雖在不同詩人筆下呈現出不同的思想內容，但貶謫文學的思想內容、

情感表現亦隱然在北宋時期逐漸產生新變與轉化，發展出另一種不同

於前代貶謫文學慣見書寫模式的時代特色。  

一、現實理想的平衡  

「達則兼濟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」的觀點，是北宋以前士大夫普

遍的出處心態，仕是中國士大夫的生命基調，隱則是士大夫在仕途遭

遇挫折時的處逆模式與自保之道，如同《莊子‧繕性》所描寫的：  

古之所謂隱士者，非伏身而弗見也，非閉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

知而不發也，時命大謬也。當時命而大行於天下，則反一無跡，

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，則深根寧極而待，此存身之道也。  

然而北宋時期清明的政治秩序及寬待士人的種種政策，則使得北宋士

人在面對貶謫情境時，大多皆能泰然處之、靜待可以再回到政治舞臺

上發揮所長的一天，外顯的仍是以出為生命主要價值的看法，則處只

變為大多數貶謫作家偶然興起的牢騷而已。然而伴隨貶謫而來的身心

磨難仍舊不斷試探、動搖著士大夫的意志：  

現實處境是殘酷的，往往並不肯定人的價值意願，當作為個體

的人在感到自己無力去獲取某種價值時，很容易走向否定和詆

毀價值本身。
31 

北宋士大夫如何在外部現實與內部價值的衝突間，尋求一套調和及平

衡的生命模式，則是在研究北宋時期的貶謫詩時值得深入探討的重點

所在。根據筆者的觀察，北宋士大夫雖有貶謫的困苦、失意的牢騷，

但仍能對世界抱持一種樂觀嚮往的態度，可能一是從認知上進行理性

思考，在心理化逆境為順境；一是從行為上藉著其他活動轉移現實之

苦悶。  

（一）理性思考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1 劉小楓，《拯救與逍遙》（臺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1990 年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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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以道排遣  

《說文》「士」字云：「士，事也。」段《注》曰：「凡能事其事

者稱士。」《白虎通》則云：「士，事也。任事之職也。」可知士的本

職即為出仕任事。士之為仕有「仕以謀生」、「仕以求道」二個層面的

心理取向，前者屬功利層面，為求自營生計，光宗耀祖；後者則屬志

業層面，期能弘揚道義、拔濟生民。陳耆卿在《嘉定赤城志》
32裡亦

云：「（士農工商）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。」可知在宋人的觀念裡，「士」

亦為一種職業的代表，而對除讀書外無一技之長的讀書人而言，仕進

則是他們最理想的營生途徑。可知對以出仕為己職的士大夫而言，除

去政治環境的因素，士在面臨仕隱、出處的選擇時，「道」與「祿」總

在其心中發揮著作用，此消彼長的存在著，即便像陶淵明那樣以歸隱

為志業的隱士，仍不免有曾為「五斗米」而出仕的窘迫景況。 

隨著北宋儒學的逐漸復興，北宋士大夫逐漸回歸為儒家的基本性

格，「道」成為士階層統一的生命核心價值，得位行道成為實現此價值

的最高理想，在宋代士大夫的心中，求仕的志業目的性，遠遠超過功

利目的性，柳開首倡古道，便將「道」標舉到最高的位置：  

縱吾窮餓而死，死即死矣，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！ 

道既超越一己生死，自然也超越個人的權位利祿。晁迥在＜倣歸去來

辭＞定位「道」與「位」的本質為：  

求位不由己，求道不由天。位即無以求，道可使進焉。且務由

己者，己能盡心源。勿問由天者，天高擅化權。 

其認為求道由己、求位由天，認為士君子因致力於道、而非位的追求，

是將道德價值的追求看作人生最高的價值，並肯定人的個體主體的獨

立性和主動性。與孟子的「性」、「命」說 3 3有相通之處，成為王禹偁

則在＜東觀集序＞中談及道、位、文三者的關係：「士君子者，道也；

行道者，位也。道與位並，則敷而為業⋯⋯」北宋前期的士大夫普遍

 
3 2  陳耆卿，《嘉定赤城志》，卷三七。  
3 3  「口之於味也，目之於色也，耳之於聲也，鼻之於臭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
也，有命焉，君子不謂性也。仁之于父子也，義之於君臣也，禮之於賓主也，

智之於賢者也，聖人之于天道也，命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謂命也。」（《孟子‧

盡心下》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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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著道超越權位此一認知，呂陶在＜送周茂叔殿丞＞的詩序亦言：  

君子能信道，不能信于人；能自知，不能必知于人。得乎中不

奪于外，環視天下而輕重己，死生貴賤、否泰休戚未嘗少遷其

思索，以戾其趨向，故能也。 3 4  

由於道的價值超越現實的權位，道是主體的內在價值，亦為根本價值，

是「得乎中不奪于外」的，因此貶謫詩作中常可見到詩人以「道」的

信念來排遣「位」的喪失，如王禹偁的＜放言＞寫道：  

人生唯問道如何，得喪升沈總是虛。寧可飛鳥隨四皓，未能魚

腹葬三閭。傅巖偶夢誰調鼎，彭澤高歌自荷鋤。不向世間爭窟

穴，蝸牛到處是吾廬。  

道是終極不變的核心價值，從道的觀點來看待位，位不過是藉以行道

的工具。作為根本價值的道如喪失，生命秩序便崩潰，得喪升沈不過

是外在的虛相而已，無論進退得失，士君子皆要固守「道」，只要守道，

外在的榮辱得失便不會加損於身，士大夫亦時常以此共勉：  

惜君有高才，舒卷莫非道。進取雖繫時，退藏亦在道。  

大抵君子心，惟義攔藏韞。進非為私謀，退亦為道隱。顧彼榮

與辱，於吾不加損。  

「名位」不再是他們所汲汲營營追求的，「未大用間，亦處處有仁義可

行。」這些無位也能行道，卑位也可作為的事實堅定了「道」的信念。

既然無「位」而於「道」無虧，那麼權位利祿的損失變成了無謂。甚

至在宋人看來，因「道」的堅持而蒙受「位」的損失，正是值得敬偷

的宦。唐介被擷英州別駕，李師中作詩稱其「去國一身輕似葉，高名

千古重於山」，歐陽修亦以為「以言被黜，便是忠臣。」 

2 反向思考 

反向思考是從另一面來解釋、思考，變苦為樂、化不利為利，此

亦是一種理性思維的展現，如前述韓琦觀落葉而覺喜，歐陽脩在看待

罪責時，亦以反向思考化解其所帶來的磨難，他在＜夷陵縣至喜堂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4  ＜送周茂叔殿丞＞，收入：《全宋詩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 1 9 9 1 年），冊
十二，卷六六一，頁 7 7 4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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＞裡寫道： 

某有罪來是邦，朱公於某有舊，且哀其以罪而來，為至縣舍，

擇 其 廳 事 之 東 以 作 斯 堂 ， 度 為 疏 絜 高 明 ， 而 日 居 之 以 休 其

心。⋯⋯夫罪戾之人，直棄惡地，處窮險，使其憔悴憂思，而

知自悔笘⋯⋯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，而凡為吏者，旲不

始來而不樂，既至而後喜也。
35 

開放心胸體會貶謫生活中的可樂之處，則貶謫不再是苦難的代表，反

而可能帶來意外的驚喜。不僅歐陽脩如此，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人在描

繪所貶處所的山水景色，大部分皆能抱著樂觀的角度欣賞，而不像唐

詩時將貶所視為窮山惡水之投影，寫景或悽慘怖厲、或沈鬱無生機，

即使是人人聞之色變的嶺南，在北宋詩人筆下也往往有著動人之處。

像盧多遜的＜南水村＞及丁謂的＜山居＞：  

珠崖風景水南村，山下人家林下門。鸚鵡巢時椰結子，鷓鴣啼

處竹生孫。漁鹽家給無虛市，禾黍年登有酒尊。遠客杖藜來往

熟，卻疑身世在桃源。  

峒口清香徹海濱，四時芬馥四時春。山多綠桂怑同氣，谷有幽

蘭讓後塵。草解忘憂憂底事，花能含笑笑何人。爭如彼美欽天

壙，長薦芳香奉百神。 

在他們的筆下嶺南的風土也變得溫暖可親，甚至讓詩人有著置身桃花

源之錯覺。  

（二）其他活動  

貶謫詩人由於地處偏僻、事務清簡，除了公事之外，他們有更多

的閑暇時間，逐漸退向自己內在的世界，尋找可以安頓自己身心的活

動，解消生存的困境。北宋詩人多兼政治主體、學術主體、文學主體

於一身，因此當政治上受挫時，詩人最常轉而經營學術、教育或文學

等文化或藝文活動。發憤著述、文史自娛向為中國文人悠久的傳統，

但像王禹偁將它上升到道的自覺，統一到對人生的積極追求中去則不

 
3 5  同註 2 4，頁 2 7 0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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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見 3 6。王禹偁以作詩自娛，並在詩創作實現道的理念，他在＜前賦

春居⋯⋯＞詩中說到：  

命屈由來道日新，詩家權柄敵陶鈞。任無功業調金鼎，且有篇

章到古人。本與樂天為後進，敢期子美是前身。從今莫厭閑官

職，主管風騷勝要津。  

另外貶謫詩人亦常透過遊歷活動消解憂悶，山水勝景、花木鳥魚都成

為他們樂以消憂的媒介。還有北宋時期三教思想的漸趨融合，則使貶

謫詩人可以透過佛道思想來求得心靈的解脫，如寇準＜南陽夏日＞詩

中描述的：  

綠楊陰密覆回郎，深院簾垂晝景長。人靜獨聞幽鳥語，風來時

有異花香。世間寵辱皆嘗遍，身外聲名豈足量。閑讀南華真味

理，片心惟只許蒙莊。  

還有夏竦的＜偶成＞一詩：  

非才偏歷清華地，悟佛方為止足身。浮名浮利莫相試，三千世

界一微塵。  

保庇孤根逢聖主，矜修晚節順天機。空門自有清涼地，不向紅

塵議是非。  

燕雀紛紛出亂麻，漢江西畔使君家。空堂自恨無金彈，任爾啾

呼到日斜。  

佛道思想提供另一個可能的思考路徑，因此在面對苦難時，貶謫詩人

往往能不深陷於其中，可以借由佛道自由而逍遙的生命，從苦難中得

到超脫的力量。  

二、出處意念的呈現  

（一） 以出為主的態度 

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人雖然受罪獲貶，但仍多表現積極的參政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6 程杰，《北宋詩文革新研究》（呼和浩特：內蒙古教育出版社，2000 年 2 月），

頁 6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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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，在自身的岡位上繼續發揮所長、關心民瘼時政，如寇準的＜成安

感秋＞所說的：「達則濟天下，窮當守一丘。胡能效時輩，靦冒隨沈浮。」

雖不能施澤於天下之人，也要惠及於一丘之民。類似的觀點處處可見，

如：田錫：「館殿嘗為侍從臣，出分憂寄牧黎民。」余靖：「政成先養

正，惠愛及民深」，即連被削籍為民的蘇舜欽也有再起的願望： 

人生貴壯健，及時取榮尊。此身自流浪，豈能濟元元！天下無

所歸，泛舟旅江村。閑困尚有待，不忍沈湘沅。 

「閑困尚有待，不忍沈湘沅。」呈現詩人雖久遭棄廢，仍存報國濟時

之志，希望有一天能夠再起而效時。北宋貶謫詩人絕大多數都抱著這

樣積極的參政心態，他們的出處態度基本上是持儒家觀點的，而歸田

返鄉之思往往只是他們暫時的牢騷之語，一有重獲重用的機會他們仍

然會積極出仕。由於貶謫詩人心中抱持著以出為主的價值信念，其詩

作亦往往流露出關心時政、體現民瘼的內容，詩人往往在詩歌中寫下

對人民痛苦的所見所聞，例如：前引田錫的＜思歸引＞或王禹偁的＜

感流亡＞等作品。 

（二）憂樂主題的深化  

由於「道」漸為北宋前期士大夫所關注，在貶謫詩中圍繞著道為

中心，「憂道」、「樂道」的二種取向持續不斷的發展及深化。憂道、樂

道是儒學的傳統主題，是以道為中心的思考模式，憂道是憂道之未行，

樂道是樂道之既得，兩者實為一體之兩面，體現儒家傳統對道德價值

理念的重視。 

以道為影響個體憂樂與否的依據，是當時貶謫詩人普遍用以自我

勉勵、自我消解貶謫苦悶的手段，如：「養志安貧道可尊」「豈期顏子

淵，不朽在一瓢。推此任窮達，其樂方陶陶。」「得忘羈旅憂，蓋以道

義俱。」「滁州太守文章公，謫官來此稱醉翁。醉翁醉道不醉酒，陶然

豈有遷客容。」憂道則相當於一種憂患意識，孔子講「士志於道」，士

作爲道德價值理念的維護者，肩負起拯救社會無序的宏願，激發起無

限憂道憂民的悲情。「君子憂道不憂貧」，這種憂道的積極入世品格，

使憂世憫民精神得以提升，而與仁相融合。儒家講求推己及人，憂道、

樂道都講求將道德價值從個體推廣到群體，這是屬於道德價值層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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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思維。當關注的焦點在自身時，所憂為德業未成，所樂為持道自

守。當憂道、樂道的信念推廣到群體，則有一種積極入世的社會價值

承擔意識，如石延年的＜送窮＞：  

世人貪利意非均，交送窮愁與底人。窮鬼無歸於我去，我心憂

道不憂貧。 

其義同於范仲淹所說的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」「樂

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；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。」是以道德價值

的層次來思考憂道、樂道的主題，屬於道德思維下的憂樂主題。隨著

理學思潮的萌發，另一種審美觀念層次的，亦即理性思維下的憂樂主

題，亦開始在北宋前期醞釀，其代表為宋初理學家邵雍的「以物觀物」

說，「以物觀物」意謂將自己抽離物之主體，而作客觀的審視，客觀、

美感，以審美的情意消解，關展出另一條樂道的路徑來。「與民同憂

樂」的樂道之路是承擔著政治責任的，「以物觀物」之樂則是純然的

內向自足，因為道內在的充足，故能不以外在順逆縈於心，能發掘山

水之物真正的情味來。即邵雍所說的： 

近世詩，窮戚則職於怨忞，榮達則專於淫佚。身之休戚，發於

喜怒；時之否泰，出於愛惡。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，故其詩

大率溺於情好也。⋯⋯予自壯歲業於儒術，謂人世之樂，何嘗

有萬之一二，而謂名教之樂，固有萬萬焉。況觀物之樂，復有

萬萬者焉。雖死生榮辱，轉戰於前曾未入於胸中，則何異四時

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。誠為能以物觀物，而兩不相傷者焉。蓋

其間情累都忘去爾。⋯⋯是故哀而未嘗傷，樂而未嘗淫。雖日

吟詠情性，曾何累於性情哉？ 

他認為「道為天地之本」，而「天地萬物之道，盡之於人矣」
1，而「聖

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，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。」觀物即「觀之以

心」、「觀之以理」。「以物觀物」是宋人理性發揚的表現。用理性

去觀照一切，駕馭喜怒哀樂的情緒波動，在哀樂的情緒表露背後，每

可見到理性的運作與反思，這不僅沖淡哀的情緒，也使樂的表現呈現

了一分哲理化了的放達意味。則自身的遭遇也成了可觀之物，上昇到

宇宙真理的層次，得以用第三人客觀的角度去省思、審視自己的生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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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程及價值，沖淡了那種我在其中的強烈情感。歐陽脩的詩中偶也流

露出這種理性的觀感，如＜答和王宣徽＞一詩： 

相逢莫怪我皤然，出處參差四紀間。有道方令萬物遂，無能擬乞

一身閑。花前獨酌尊前月，淮上扁舟枕上山。此樂想公應未暇，

且持金盞醉紅顏。 

他的＜豐樂亭記＞、＜醉翁亭記＞更進一步將樂道精神擴而從個體之

樂推及到群體之樂，重視與民同樂：「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；而不知太

守之樂其樂也。」是樂道主題的進一步深化，其中有人類群體與宇宙

混一而同的天人合一般的快足感。 

無論是道德層次或是審美層次的樂道精神，其終極價值都是一樣

的，欲達到主體情態的快樂。亦即劉小楓在《拯救與逍遙》中所說的： 

個體的自足心態的盈盈快樂，心理意向的最高狀態都超越了外

部事物的限制，轉向主題的情態本身。道德倫理也好，自然宇

宙也好，都不過是獲求快樂的中介，主題情態的快樂才是最終

的目的，因而，這快樂情態最終超越了道德倫理和自然宇宙，

成為終極的真實。
37 

儒家的孔、顏樂道處窮之樂源於心存仁義之道，從價值觀點出發，是

以能自得其樂，不為物欲所累，追求一種心對物的超脫。宋代理學家

從理的角度出發，使心中仁義之道與萬物之理融會一體，其目的雖在

涵養仁義道德，但卻與藝術創作的審美態度有相通之處。  

小結  

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不同於前代貶謫文學，而開展出屬於自身時

代思想特色的作品，其特色可以歸納為二個方面來說，首先是呈現積

極入世的精神，表現以出為主的心態，貶謫詩人仍究伺時而動、等待

以才效時之機會；其次則為情感表現及審美取向，由於理性思維的漸

次滲透，以及文學家在創作時有意識地突破前代人創作模式，因此北

宋前期的貶謫詩作，帶著悲哀頹喪意味的作品，漸漸為理性自適的風

格所取代，是屈騷傳統激昂外放情感之突破。  

 
3 7 同註 31，頁 210-211。 


